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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卷  詰奸

　　王軌不端，司寇溺職；吏偷俗弊，競作淫慝。我思老農，剪彼蟊賊；摘伏發奸，即威即德。集「詰奸」。　　

　　趙廣漢

　　趙廣漢為潁川太守。先是穎川豪傑大姓，相與為婚姻，吏俗朋黨。廣漢患之，察其中可用者，受記。出有案問，既得罪名，行

法罰之。廣漢故漏泄其語，令相怨咎；又教吏為缶後筒，及得投書，削其主名。而托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，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

下仇怨，奸黨散落，風俗大改。

　　廣漢尤善為鉤鉅，以得事情。鉤鉅者，設欲知馬價，則先問狗，已問羊，又問牛，然後及馬，參伍其價，以類相准，則知馬之

貴賤，不失實矣。唯廣漢至精能行之，他人效者莫能及。

　　

　　周忱

　　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，有一冊歷，自記日行事，纖悉不遺，每日陰晴風雨，亦必詳記。人初不解。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

風，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，東風西風，其人所對參錯。公案籍以質，其人驚服。始知公之日記非漫書也。

　　蔣穎叔為江淮發運，嘗於所居公署前立占風旗，使日候之置籍焉。令諸漕綱吏程亦各記風之便逆。每運至，取而合之，責其稽

緩者，綱吏畏服。文襄亦有所本。

　　

　　陳霽岩

　　陳霽岩為楚中督學。初到任，江夏縣送進文書千餘角，書辦先將「照詳」、「照驗」分作兩處。公夙聞先輩云：「前道有駁提

文書難以報完者，必乘後道初到時，賄囑吏書，從『照驗』中混交。」公乃費半日功，將「照驗」文書逐一親查，中有一件駁提，

該吏者混入其中。先暗記之，命書辦細查，戒勿草草。書辦受賄，徑以無弊對。公摘此一件而質之，重責問罪革役。後「照驗」文

書更不敢欺。

　　

　　張敞　虞詡

　　長安市多偷盜，百賈苦之。張敞既視事，求問長安父老。偷盜酋長數人，居皆溫厚，出從重騎，閭里以為長者。敞皆召見責

問，因貰其罪，把其宿負，令致諸偷以自贖。偷長曰：「今一旦召詣府，恐諸偷驚駭，願一切受署。」敞皆以為吏，遣歸休。置

酒，小偷悉來賀，且飲醉，偷長以赭污其衣裾。吏坐裡閭閱出者，見污赭，輒收縛，一日捕得數百人。窮治所犯，市盜遂絕。

　　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，屯聚連年，州郡不能禁，乃以詡為朝歌長。始到，謁河內太守馬稜，願假轡策，勿令有所拘

閡。〔邊批：要緊。〕及到官，設三科以募壯士，自掾史而下，各舉所知：其攻劫者為上，傷人偷盜者次之，不事家業者為下。收

得百餘人，詡為饗會，悉貰其罪，使入賊中，誘令劫掠，乃伏兵以待之，遂殺賊數百人。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，以彩線縫其

裾為識，有出市裡者，吏輒擒之，賊由是駭散。

　　

　　王世貞

　　王世貞備兵青州，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、濰間，海道宋購之急而遁，以屬世貞。世貞得其處，方欲掩取，而微露其語於王捕尉

者，還報又遁矣。世貞陽曰：「置之。」又旬月，而王尉擒得他盜，世貞知其為齡力也，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：「若奈何匿雷齡？

往立階下聞捕齡者非汝邪？」王驚謝，願以飛騎取齡自贖。俄齡至，世貞曰：「汝當死，然汝能執所善某某盜來，汝生矣。」而令

王尉與俱，果得盜。世貞遂言於宋而寬之。〔邊批：留之有用。〕

　　官校捕七盜，逸其一。盜首妄言逸者姓名，俄縛一人至，稱冤。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，而呼縛者跽階上，其足躡絲履，盜數後

窺之。世貞密呼一隸，蒙縛者首，使隸肖之，而易其履以入。盜不知其易也，即指絲履者，世貞大笑曰：「爾乃以吾隸為盜！」即

釋縛者。

　　

　　王璥　王守仁

　　貞觀中，左丞李行德弟行詮，前妻子忠烝其後母，遂私匿之，詭敕追入內行，廉不知，乃進狀問。奉敕推詰至急，其後母詐以

領巾勒項臥街中。長安縣詰之，云：「有人詐宣敕喚去，一紫袍人見留宿，不知姓名，勒項送至街中。」忠惶恐，私就卜問，被不

良人疑之，執送縣。尉王璥引就房內推問，不允。璥先令一人於褥下伏聽，令一人走報長使喚璥，鎖房門而去，子母相謂曰：「必

不得承！」並私密之語，璥至開門，案下人亦起，母子大驚，並具承伏法雲。

　　賊首王和尚，攀出同伙有多應亨、多邦宰者，驍悍倍於他盜，招服已久。忽一日，應亨母從兵道告辦一紙，准批下州，中引王

和尚為證。公思之，此必王和尚受財，許以辨脫耳。乃於後堂設案桌，桌圍內藏一門子，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。預戒皂隸報以寅賓

館有客，公即舍之而出。少頃還人，則門子從桌下出云：「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：『且忍兩夾棍，俟為汝脫也。』三盜惶遽，叩頭

請死。

　　

　　蘇渙

　　蘇渙知衡州時，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。尉執一人指為盜，渙察而疑之，問所從得，曰：「弓手見血衣草中，呼其儕視之，

得其人以獻。」渙曰：「弓手見血衣，當自取之以為功，尚肯呼他人？此必為奸。」訊之而服，他日果得真盜。

　　

　　范檟

　　范檟，會稽人，守淮安。景王出藩，大盜謀劫王，布黨起天津至鄱陽，分徒五百人，往來游奕。一日晚衙罷，門卒報有貴客入

僦潘氏園寓孥者，問：「有傳牌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命詗之，報曰：「從者眾矣，而更出入。」心疑為盜，陰選健卒數十，易衣帽

如莊農，曰：「若往視其徒入肆者，陽與飲，飲中挑與鬥，相執縶以來。」而戒曰：「勿言捕賊也。」卒既散去，公命輿謁客西

門，過街肆，持者前訴，即收之。比反，得十七人。陽怒罵曰：「王舟方至，官司不暇食，暇問汝鬥乎？」叱令就係。入夜，傳令

儆備，而令吏飽食以需。漏下二十刻，出諸囚於庭，厲聲叱之，吐實如所料。即往捕賊，賊首已遁。所留孥，妓也。於是飛騎馳報

徐、揚諸將吏，而斃十七人於獄，全賊潰散。

　　

　　總轄

　　臨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，蹤跡不類人出入，總轄謂其徒曰：「恐是市上弄猢猻者，試往脅之；不伏，則執之；又不伏，則令

唾掌中。」如其言，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，色變俱伏。乃令猢猻從天窗中入內取物。或謂總轄何以知之，曰：「吾亦不敢取必，但

人之驚懼者，必無唾可吐，姑以卜之，幸而中耳。」



　　又一總轄坐在壩頭茶坊內，有賣熟水人，持兩銀杯，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，行過就飲，總轄遙見，呼謂曰：「吾在此，不得

弄手段。將執汝。」客慚悚謝罪而去。人問其故，曰：「此盜魁也，適飲湯，以兩手捧盂，蓋陰度其廣狹，將作偽者以易之耳。」

　　比韓王府中忽失銀器數件，掌器婢叫呼，為賊傷手，趙從善尹京，命總轄往府中，測試良久，執一親僕訊之，立服。歸白趙

云：「適視婢瘡口在左手，〔邊批：拒刃者必以右手。〕蓋與僕有私，竊器與之，以刃自傷，謬稱有賊；而此僕意思有異於眾，是

以得之。」

　　

　　董行成

　　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。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並皮袋，天欲曉至懷州。行成至街中一見，呵之曰：「個賊

在！」即下驢承伏。人問何以知之，行成曰：「此驢行急而汗，非長行也；見人則引驢遠過，怯也。以此知之。」捉送縣，有頃，

驢主已蹤至矣。

　　

　　張小舍

　　相傳維亭張小舍善察盜。偶行市中，見一人衣冠甚整，遇荷草者，捋取數莖，因如廁，張俟其出，從後叱之，其人惶懼，鞫

之，盜也。又嘗於暑月游一古廟之中，有三四輩席地鼾睡，傍有西瓜劈開未食，張亦指為盜而擒之。果然，或叩其術，張曰：「入

廁用草，此無賴小人，其衣冠必盜來者；古廟群睡，夜勞而晝倦；劈西瓜以辟蠅也。」時為之語云：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只怕維亭

張小舍。」〔舍，吳章沙，去聲。〕後遇瞽丐於途，疑而跡之，見其跨溝而過，擒焉，果盜魁。其瞽則偽也，請以重賂免，期某

日，過期不至，久之，張復遇於途，責以渝約，盜曰：「已輸於臥牀之左足，但夜至，不敢驚寢耳。」張猶未信，曰：「以何為

徵？」盜即述是夜其夫婦私語，張始大駭，歸視牀足，有物係焉，如所許數，兼得一利刃，悚然曰：「危哉乎？」自是察盜頗疏。

　　〔馮評〕

　　小舍智，此盜亦智。小舍先察盜，智；後疏於察盜，更智。

　　

　　蘇無名

　　天後時，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，所直黃金百鎰。公主納之藏中，歲餘，盡為盜所得。公主言之，天後大怒，召洛州長

史謂曰：「三日不得盜，罪死！」長史懼，謂兩縣主盜官曰：「兩日不得賊，死！」尉謂吏卒、游徼曰：「一日必擒之，擒不得，

先死！」吏卒、游徼懼，計無所出。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，素知其能，相與請之至縣。尉降階問計，無名曰：「請與君求對玉

階，乃言之。」於是天後問曰：「卿何計得賊？」無名曰：「若委臣取賊，無拘日月，且寬府縣，令不追求，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

以付臣，為陛下取之，亦不出數日耳。」天後許之。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。值寒食，無名盡召吏卒約曰：「十人五人為侶，於東門

北門伺之，見有胡人與黨十餘，皆縗絰相隨出赴北邙者，可踵之而報。」吏卒伺之，果得，馳白無名曰：「胡至一新塚，設奠，哭

而不哀，既撤奠，即巡行塚旁，相視而笑。」無名喜曰：「得之矣。」因使吏卒盡執諸胡，而發其塚，剖其棺視之，棺中盡寶物

也。奏之，天後問無名：「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？」對曰：「臣非有他計，但識盜耳。當臣到都之日，即此胡出葬之時，臣見即

知是偷，但不知其葬物處。今寒食節拜掃，計必出城，尋其所之，足知其墓。設奠而哭不哀，明所葬非人也；巡塚相視而笑，喜墓

無損也。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擒賊，賊計急，必取之而逃。今者更不追求，自然意緩，故未將出。」天後曰：「善。」贈金帛，加秩

二等。

　　

　　陳懋仁

　　陳懋仁《泉南雜誌》云，城中一夕被盜，捕兵實為之。招直巡兩兵，一以左腕，一以胸次，俱帶黑傷而不腫裂，謂賊棍毆，意

在抵飾。當事督責司捕，辭甚厲，餘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，亦未有不腫，且裂者。無之，是必贗作，問諸左右曰：「吾鄉有草

可作傷色者，爾泉地云何？」答曰：「此名『千里急』。」餘令取搗碎，別涂兩人如其處，少焉成黑，以示兩兵，兩兵愕然，遂得

奸狀。自是向道絕，而外客無所容也。

　　〔馮述評〕

　　按《本草》，千里急，一名千里及，藤生道旁籬落間，葉細而厚，味苦平，小有毒，治疫氣結黃症蠱毒，煮汁服取吐下，亦敷

蛇犬咬，不入眾藥。此草可染膚黑，如鳳仙花可染指紅也。

　　

　　某京師指揮

　　京師有盜劫一家，遺一冊，旦視之，盡富室子弟名。書曰：「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。」或「聚博挾娼」云云，凡二十條。以

白於官，按冊捕至，皆桚弛少年也，良以為是。各父母謂諸兒素不逞，亦頗自疑。及群少飲博諸事悉實，蓋盜每偵而籍之也。少年

不勝榜毒，誣服。訊賄所在，浪言埋郊外某處，發之悉獲。諸少相顧駭愕云：「天亡我！」遂結案伺決，一指揮疑之而不得其故，

沉思良久，曰：「我左右中一髯，職豢馬耳，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？」因復引囚鞫數四，察髯必至，他則否。猝呼而問之，髯辭無

他。即呼取炮烙具，髯叩頭請屏左右，乃曰：「初不知事本末，唯盜賂奴，令每治斯獄，必記公與囚言馳報，許酬我百金。」乃知

所發贓，皆得報宵瘞之也。髯請擒賊自贖，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，至僻境，悉擒之，諸少乃得釋。

　　〔馮述評〕

　　成化中，南郊事竣，撤器，失金瓶一。有庖人執事瓶所，捕之係獄，不勝拷掠，竟誣服。詰其贓，謬曰：「在壇前某地。」如

言覓之，不獲。又繫之，將斃焉。俄真盜以瓶係金絲鬻於市，市人疑之，聞於官，逮至，則衛士也。招云：「既竊瓶，急無可匿，

遂瘞於壇前，只捩取係索耳。」發地，果得之，比庖人謬言之處相去才數寸，使前發者稍廣咫尺，則庖人死不白矣，豈必豢馬髯在

側乃可疑哉？訊盜之難如此。

　　

　　耿叔台

　　某御史巡按蜀中，交代，亡其貲。新直指至，又穴而月去篋焉。成都守耿叔台〔定力〕察胥隸皆更番，獨仍一饔人，亟捕之。

直指恚曰：「太守外不能詰盜，乃拘吾臥榻梗治耶？」固以請。比至，詰之曰：「吾視穴痕內出，非爾而誰？」即咋舌伏辜。

　　

　　張鷟

　　張鷟為河陽縣尉日，有一客驢韁斷，並鞍失之，三日訪不獲，告縣。鷟推勘急，夜放驢出而藏其鞍，可直五千錢，鷟曰：「此

可知也。」令將卻籠頭放之，驢向舊喂處，搜其家，得鞍於草積下。

　　

　　李復亨

　　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，調臨晉主簿。護送官馬入府，宿逆旅，有盜殺馬。復亨曰：「不利而殺之，必有仇者。」盡索逆旅商

人過客，同邑人橐中盛佩刀，謂之曰：「刀蔑馬血，火煅之則刃青。」其人款伏，果有仇。

　　以提刑薦遷南和令，盜割民家牛耳。復亨盡召裡人至，使牛家牽牛遍過之，至一人前，牛忽驚躍，詰之，乃引伏。



　　〔馮述評〕

　　煅刀而得盜，所以貴格物也。然庐州之獄，官不能決，而老吏能決之，故格物又全在問察。

　　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庐州縣，有一人死者，處厚往驗，悉糟胾灰湯之法不得傷跡。老書吏獻計：以新赤油傘日中覆之，以水沃

屍，其跡必見，如其言，傷痕宛然。

　　

　　向敏中

　　向敏中在西京時，有僧暮過村求寄宿，主人不許，於是權寄宿主人外車廂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，僧自念不為主人

所納，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，明日必執我。因亡去。誤墮眢井，則婦人已為盜所殺，先在井中矣。明日，主人蹤跡得之，執詣

縣，僧自誣服，誘與俱亡，懼追者，因殺之投井中，暮夜不覺失足，亦墜；贓在井旁，不知何人取去。獄成言府，府皆平允，獨敏

中以贓不獲致疑，乃引僧固問，得其實對。敏中密使吏出訪，吏食村店，店嫗聞自府中來，問曰：「僧之獄何如？」吏紿之曰：

「昨已笞死矣。」嫗曰：「今獲賊何如？」曰：「已誤決此獄，雖獲賊亦不問也。」嫗曰：「言之無傷矣，婦人者，乃村中少年某

甲所殺也。」指示其舍，吏就舍中掩捕獲之。案問具服，並得其贓，僧乃得出。

　　〔馮述評〕

　　前代明察之官，其成事往往得吏力。吏出自公舉，故多可用之才。今出錢納吏，以吏為市耳，令訪獄，便鬻獄矣；況官之心猶

吏也，民安得不冤？

　　

　　錢藻

　　錢藻備兵密雲，有二京軍劫人於通州。獲之，不服，州以白藻。二賊恃為京軍，出語無狀，藻乃移甲於大門之外，獨留乙鞫問

數四，聲色甚厲，已而握筆作百許字，若錄乙口語狀，遣去。隨以甲入，紿之曰：「乙已吐實，事由於汝，乙當生，汝當死矣！」

甲不意其紿也，忿然曰：「乙本首事，何委於我？」乃盡白乙首事狀，藻出乙證之，遂論如法。

　　

　　吉安某老吏

　　吉安州富豪娶婦，有盜乘人冗雜，入婦室，潛伏牀下，伺夜行竊。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，飢甚奔出，執以聞官，盜曰：「吾非

盜也，醫也，婦有癖疾，令我相隨，常為用藥耳。」宰詰問再三，盜言婦家事甚詳，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。宰信之，逮婦供證，

富家懇免，不從。謀之老吏，吏白宰曰：「彼婦初歸，不論勝負，辱莫大焉。盜潛入突出，必不識婦，若以他婦出對，盜若執之，

可見其誣矣。」宰曰：「善。」選一妓，盛服輿至，盜呼曰：「汝邀我治病，乃執我為盜耶？」宰大笑，盜遂伏罪。

　　

　　周新

　　周新按察浙江，將到時，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，使人尾之，得一暴屍，唯小木布記在。及至任，令人市布，屢嫌不佳，別市

之，得印志者。鞫布主，即劫布商賊也。

　　一日視事，忽旋風吹異葉至前，左右言城中無此木，獨一古寺有之，去城差遠。新悟曰：「此必寺僧殺人，埋其下也，冤魂告

我矣。」發之，得婦屍，僧即款服。

　　〔馮按〕

　　新，南海人，由鄉科選御史，剛直敢言，人稱為「冷面寒鐵」。公在浙多異政，時錦衣紀綱擅寵，使千戶往浙緝事，作威受

賂。新捕治之，千戶走脫，訴綱，綱構其罪，殺之。嗚呼！公能暴人冤，而身不能免冤死，天道可疑矣！

　　

　　吳復

　　溧水人陳德，娶妻林歲餘，家貧傭於臨清。林績麻自活，久之，為左鄰張奴所誘，意甚相愜。歷三載，陳德積數十金囊以歸，

離家尚十五里，天暮且微雨。德慮懷寶為累，乃藏金於水心橋第三柱之穴中，徒步抵家。而林適與張狎，聞夫叩門聲，匿牀下，既

夫婦相見勞苦，因敘及藏金之故，比晨往，而張已竊聽，啟後扉出，先掩有之矣。林心不在夫，既聞亡金，疑其誑，怨詈交作。時

署縣事者晉江吳復，有能聲，德為訴之，吳笑曰：「汝以腹心向妻，不知妻別有腹心也，」拘林至，嚴訊之，林呼枉，德心憐妻，

願棄金，吳叱曰：「汝詐失金，戲官長乎？」置德獄中，而釋林以歸，隨命吏人之黠者為丐容，造林察之，得張與林私問慰狀。吳

並擒治，事遂白。

　　〔馮述評〕

　　一云，此亦廣東周新按察浙江時事。

　　

　　王浟

　　北齊王浟為定州刺史。有人被盜黑牛，背上有毛。韋道建曰：「王浟捉賊，無不獲者，得此，可為神。」浟乃詐為上符，若甚

急，市牛皮，倍酬價值。使牛主認之，因獲其盜。

　　定州有老母，姓王，孤獨。種菜二畝，數被偷。浟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。明日市中看葉有字，獲賊。爾後境內無盜。

　　

　　高漝　楊津

　　北齊任城高漝領並州刺史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，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，馳而去。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，漝乃召居城諸嫗，以靴

示之，〔邊批：如嫗多安得盡召？懸靴為招可也。〕紿云：「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，遺此靴焉，得無親族乎？」嫗撫膺哭曰：

「兒昨著此靴向妻家也。」捕而獲之，時稱明察。

　　楊津為岐州刺史，有武功人齎絹三匹，去城十里為賊所劫。時有使者馳驛而至，被劫人因以告之。使者到州以狀白津，津乃下

教云：「有人著某色衣，乘某色馬，在城東十里被殺，不知姓名，若有家人，可速收視。」有一老母行哭而出，雲是己子。於是遣

騎追收，並絹俱獲，自是合境畏服。

　　

　　柳慶

　　柳慶領雍州別駕。有賈人持金二十斤，寄居京師。每出，常自執鑰。無何，緘閉不異，而並失之。郡縣謂主人所竊，自誣服。

慶疑之，問賈人置鑰何處，曰：「自帶。」慶曰：「頗與人同宿乎？」曰：「無。」「與同飲乎？」曰：「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

宴，醉而晝寢。」慶曰：「沙門乃真盜耳。」即遣捕，沙門乃懷金逃匿。後捕得，盡獲所失金。

　　又有胡家被劫，郡縣按察，莫知賊所，鄰近被囚者甚多。慶乃詐作匿名書，多榜官門，曰：「我等共劫胡家，徒侶混雜，終恐

洩露，今欲首伏，懼不免罪，便欲來告。」慶乃復施免罪之牒。居一日，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，因此盡獲餘黨。

　　

　　劉宰

　　宰為泰興令，民有亡金釵者，唯二僕婦在，訊之，莫肯承。宰命各持一蘆去，曰：「不盜者，明日蘆自若；果盜，明旦則必長



二寸。」明視之，則一自若，一去蘆二寸矣，蓋慮其長也。盜遂服。

　　

　　陳襄

　　襄攝浦城令。民有失物者，賊曹捕偷兒數輩至，相撐拄。襄曰：「某廟鍾能辨盜，犯者捫之輒有聲，否則寂。」乃遣吏先引盜

行，自率同列詣鍾所，祭禱而陰涂以墨，蔽以帷，命群盜往捫。少焉呼出，獨一人手不污。扣之，乃盜也。蓋畏鍾有聲，故不敢捫

雲。

　　〔馮按〕

　　襄倡道海濱，與陳烈、周希孟、鄭穆為友，號「四先生」雲。

　　

　　胡汲仲

　　胡汲仲在寧海日，有群嫗聚佛庵誦經，一嫗失其衣。適汲仲出行，訟於前，汲仲以牟麥置群嫗掌中，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。汲

仲閉目端坐，且曰：「吾令神督之，盜衣者行數周，麥當芽。」中一嫗屢開視其掌，遂命縛之，果竊衣者。

　　

　　楊武

　　僉都御史楊北山公名武，關中康德涵之姊丈也，為淄川令，善用奇。邑有盜市人稷米者，求之不得。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，跪

之於庭，而漫理他事不問。已忽厲聲曰：「吾得盜米者矣！」其一人色動良久。復厲聲言之，其人愈益色動。公指之曰：「第幾行

第幾人是盜米者。」其人遂服。

　　又有盜田園瓜瓠者，是夜大風雨，根蔓俱盡。公疑其仇家也，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，布灰於庭，攝村中之丁壯者，令履其上，

而曰：「合其跡者即盜也！」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，且氣促甚。公執而訊之，果仇家而盜者也，瓜瓠宛然在焉。

　　又一行路者，於路旁枕石睡熟，囊中千錢人盜去。公令舁其石於庭，鞭之數十，而許人縱觀不禁。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，有窺

覘不入者即擒之。果得一人，盜錢者也。聞鞭石事甚奇，不能不來，入則又不敢。求其錢，費十文爾，餘以還枕石者。

　　

　　王愷

　　王愷為平原令，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，陳牒於縣。愷故匿其事，陰令販豆者，和少熟豆其中，夜過寺門，復劫去，令捕兵易

服，就寺僧貨豆，中有熟者，遂收捕，不待訊而服，自是群盜屏跡。

　　

　　李亨

　　李亨為鄞令，民有業圃者，茄初熟，鄰人竊而鬻於市，民追奪之，兩訴於縣。亨命傾其茄於庭，笑謂鄰人曰：「汝真盜矣，果

為汝茄，肯於初熟時並摘其小者耶？」遂伏罪。

　　

　　包拯

　　包孝肅知天長縣，有訴盜割牛舌者，公使歸屠其牛鬻之，既有告此人盜殺牛者，公曰：「何為割其家牛舌，而又告之？」盜者

驚伏。

　　

　　秦檜　慕容彥超

　　秦檜為相，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，每著實，檜默數焉。，亡其二，檜佯不問。一日將排馬，忽顧左右取斧伐樹，有親吏在

旁，倉卒對曰：「實佳甚，去之可惜？」檜反顧曰：「汝盜食吾榴。」吏叩頭服。

　　有獻新櫻於慕容彥超，俄而為給役人盜食，主者白之。彥超呼給役人，偽慰之曰：「汝等豈敢盜新物耶，蓋主者誣執耳！勿懷

憂懼。」各賜以酒，潛令左右入「藜蘆散」。既飲，立皆嘔吐，新櫻在焉，於是伏罪。

　　

　　子產　嚴遵

　　鄭子產晨出，過束匠之閭，聞婦人之哭也，撫其御之手而聽之。有間，遣吏執而問之，則手絞其夫者也。異日其御問曰：「夫

子何以知之？」子產曰：「其聲懼。凡人於其親愛也，始病而憂，臨死而懼，已死而哀。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，是以知其有奸

也！」

　　嚴遵為揚州行部，聞道旁女子哭而不哀。問之，雲夫遭火死。遵使輿屍到，令人守之，曰：「當有物往。」更日，有蠅聚頭

所，遵令披視，鐵椎貫頂。考問，乃以淫殺夫者。

　　〔馮注〕

　　韓滉冑在潤州事同。

　　

　　元絳

　　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。甲與乙被酒相毆，甲歸臥，夜為盜斷足。妻稱乙，執乙詣縣，而甲已死，絳敕其妻曰：「歸治夫喪，

乙已服矣。」陰遣謹信吏跡其後，望一僧迎笑，切切私語，絳命取係廡下，詰妻奸狀，即吐實。人問其故，絳曰：「吾見妻哭不

哀，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污，是以知之。」

　　

　　張升

　　張升知潤州日，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。，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，婦人驚往視之，號哭曰：「吾夫也！」遂以聞官。公令屬

官集鄰里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，皆以井深不可辨，請出屍驗之，公曰：「眾皆不能辨，婦人獨何以知其是夫。」收付所司鞫問，果

奸人殺其夫，而婦人與謀者。

　　

　　陸雲

　　陸云為濬儀令，有見殺者，主名不立，雲錄其妻而無所問。十許日，遣出，密令人隨後，謂曰：「其去不遠十里，當有男子候

之，與語，便縛至。」既而果然，問之具服，雲與此妻通，共殺其夫，聞妻得出，欲與語，憚近縣，故遠相伺候。於是一縣稱為神

明。

　　

　　蔣恒

　　貞觀中，衡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，有衛三、楊真等三人投宿，五更早發。夜有人取衛三刀殺張迪，其刀卻內鞘中，真等不知

之。至明，店人追真等，視刀有血痕，囚禁拷訊，真等苦毒，遂自誣服。上疑之，差御史蔣恒覆推。恒命總追店人十五已上畢至，

為人不足，且散。唯留一老婆，年八十，至晚放出，令獄典密覘之，曰：「婆出，當有一人與婆語者，即記其面貌。」果有人問



婆：「使君作何推勘？」如此三日，並是此人。恒令擒來鞫之，與迪妻姦殺有實。上奏，敕賜帛二百段，除侍御史。

　　〔馮述評〕

　　張鬆壽為長安令，治昆明池側劫殺事，亦用此術。

　　

　　楊逢春

　　南京刑部典吏王宗，閩人。一日當直，忽報其妾被殺於館舍，宗奔去旋來，告尚書周公用。發河南司究問，欲罪宗。宗云：

「聞報而歸，眾所共見。且是婦無外行，素與宗歡，何為殺之？」官不能決，既數月，都察院令審事，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。楊

示，約某夜二更後鞫王宗獄。如期，猝命隸云：「門外有覘示者，執來。」果獲兩人，甲云：「彼挈某伴行，不知其由。」乃舍

之，用刑窮乙，乙具服。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，為其妾所窺，殺之以滅口。即置於法，釋宗。楊曰：「若日間，則觀者眾矣，何由

蹤跡其人，人非切己事，肯深夜來看耶？」由是稱為神明。

　　

　　馬光祖

　　馬裕齋知處州，禁民捕蛙。一村民將生瓜切作蓋，刳虛其腹，實蛙於中，黎明持入城，為門卒所捕。械至庭，公心怪之，問：

「汝何時捕此蛙？」答曰：「夜半。」問：「有人知否？」曰：「唯妻知。」公疑妻與人通，逮妻鞫之，果然。蓋人欲陷夫而奪其

妻，故使妻教夫如此。又先誡門卒，以故捕得，公遂置姦淫者於法。

　　

　　苻融

　　秦苻融為司隸校尉。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反，過宿妻家。是夜妻為賊所殺，妻兄疑豐殺之，送豐有司。豐不堪楚掠，誣引殺

妻。融察而疑之，問曰：「汝行往還，頗有怪異及卜筮否？」豐曰：「初將發，夜夢乘馬南渡水，反而北渡，復自北而南，馬停水

中，鞭策不去。俯而視之，見兩日在水下，馬左白而濕，右黑而燥，寤而心悸，竊以為不祥，問之筮者。云：憂獄訟，遠三枕，避

三沐。既至，妻為具沐，夜授豐枕。豐記筮者之言，皆不從，妻乃自沐，枕枕而寢。」融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《易》：坎為水，馬為

離。乘馬南渡，旋北而南者，從坎之離，三爻同變，變而成離；離為中女，坎為中男；兩日，二夫之象。馬左而濕，濕，水也，左

水右馬，馮字也；兩日，昌字也－－其馮昌殺之乎？」於是推驗獲昌，詰之，具首服，曰：「本與其妻謀殺豐，期以新沐枕枕為

驗，是以誤中婦人。」

　　

　　王明

　　西川費孝先善軌革，世皆知名。有客王旻因售貨至成都，求為卦。先曰：「教住莫住，教洗莫洗；一石谷，搗得三斗米；遇明

則活，遇暗則死。」再三戒之，令「誦此足矣！」旻受乃行，途中遇大雨，趨憩一屋下，路人盈塞，乃思曰：「教住莫住，得非此

邪？」遂冒雨行。未幾，屋傾覆，旻獨免。旻之妻與鄰之子有私，許以終身，侯夫歸毒之。旻既至，妻約所私曰：「今夕但洗浴

者，乃夫也。」及夜，果呼旻洗浴，旻悟曰：「教洗莫洗，得非此耶？」堅不肯沐，婦怒，乃自浴，壁縫中伸出一槍，乃被害。旻

驚視，莫測其故，明日，鄰人首旻害妻，郡守酷刑，旻泣言曰：「死則死矣，冤在覆盆，何日得雪，但孝先所言無驗耳！」左右以

是語達上，郡守沉思久之，呼旻問曰：「汝鄰比有康七否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殺汝妻者，必是人也。」遂捕至，果服罪，因

語僚佐曰：「一石谷舂得三斗米，得非康七乎？」此郡守，乃王明也。

　　

　　范純仁

　　參軍宋儋年暴死。范純仁使子弟視喪，小斂，口鼻血出。純仁疑其非命，按得其妾與小吏奸，因會，置毒鱉肉中。純仁問：

「食肉在第幾巡？」曰：「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？」再訊之，則儋年素不食鱉，其曰：「肉者，蓋妾與吏欲為變獄張本以逃

死爾，實儋年醉歸，毒於酒而殺之，遂正其罪。

　　

　　劉宗龜

　　劉宗龜鎮海南。有富商子少年泊舟江岸，見高門一妙姬，殊不避人。少年挑之曰：「黃昏當訪宅矣。」姬微哂，是夕。果啟扉

候之，少年未至，有盜入欲行竊，姬不知，就之。盜謂見執，以刀刺之，遺刀而逸。少年後至，踐其血，仆地，捫之，見死者，急

出，解維而去。明日，其家跡至江岸，岸上云：「夜有某客舡徑發。」官差人追到，拷掠備至，具實吐之，唯不招殺人。視其刀，

乃屠家物，宗龜下令曰：「某日演武，大饗軍士，合境庖丁，集球場以俟。」烹宰既集，又下令曰：「今日已晚，可翼日至。」乃

各留刀，陰以殺人刀雜其中，換下一口，明日各來請刀，唯一屠者後至，不肯持去，詰之，對曰：「此非某刀，乃某人之刀耳。」

命擒之，則已竄矣。乃以他死囚代商子，侵夜斃於市。竄者知囚已斃，不一二夕果歸，遂擒伏法。商子擬以奸罪，杖背而已。

　　

　　某郡從事

　　有人因他適回，見其妻被殺於家，但失其首，奔告妻族。妻族以婿殺女，訟於郡主，刑掠既嚴，遂自誣服。獨一從事疑之，謂

使君曰：「人命至重，須緩而窮之；且為夫者，誰忍殺妻？縱有隙而害之，必為脫禍之計，或推病殞，或托暴亡，今存屍而棄首，

其理甚明。請為更讞。」使君許之，從事乃遷係於別室，仍給酒食。然後遍勘在城仵作行人，令各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文

狀。既而一一面詰之，曰：「汝等與人家舉事，還有可疑者乎？」中一人曰：「某於一豪家舉事，共言殺卻一奶子，於牆上舁過，

兇器中甚似無物，見在某坊。」

　　發之，果得一婦人首。令訴者驗認，則云「非是」。遂收豪家鞫之，豪家款伏，乃是與婦私好，殺一奶子，函首而葬之，以婦

衣衣奶子身屍，而易婦以歸，畜於私室，其獄遂白。

　　

　　徽州富商

　　徽富商某，悅一小家婦，欲娶之，厚餌其夫。夫利其金以語婦，婦不從，強而後可。卜夜為具招之，故自匿，而令婦主觴。商

來稍遲，入則婦先被殺，亡其首矣，驚走，不知其由。夫以為商也，訟於郡，商曰：「相悅有之，即不從，尚可緩圖，何至殺

之？」一老人曰：「向時叫夜僧，於殺人次夜遂無聲，可疑也。」商募人察僧所在，果於傍郡識之，乃以一人著婦衣居林中，候僧

過，作婦聲呼曰：「和尚還我頭。」僧驚曰：「頭在汝宅上三家鋪架上。」眾出縛僧，僧知語泄，曰：「伺其夜門啟，欲入盜，見

婦盛裝泣牀側，欲淫不可得，殺而攜其頭出，掛在三家鋪架上。」拘上三家人至，曰：「有之，當時懼禍，移掛又上數家門首樹

上。」拘又上數家人至，曰：「有之，當日即埋在園中。」遣吏往掘，果得一頭，乃有須男子，〔邊批：天理。〕再掘而婦頭始

出，問：「頭何從來？」乃十年前斬其仇頭，於是二人皆抵死。

　　

　　臨海令

　　臨海縣迎新秀才適黌宮，有女窺見一生韶美，悅之。一賣婆在傍曰：「此吾鄰家子也，為小娘子執伐，成，佳偶矣。」賣婆以

女意誘生，生不從。賣婆有子無賴，因假生夜往，女不能辨。一日，其家舍客，夫婦因移女，而以女榻寢之，夜有人斷其雙首以



去，明發以聞於縣，令以為其家殺之，而橐裝無損，殺之何為？乃問：「榻向寢誰氏？」曰：「是其女。」令曰：「知之矣。」立

逮其女，作威震之曰：「汝姦夫為誰？」曰：「某秀才。」逮生至，曰：「賣婆語有之。何嘗至其家？」又問女：「秀才身有何

記？」曰：「臂有痣。」視之無有。令沉思曰：「賣婆有子乎？」逮其子，視臂有痣，曰：「殺人者，汝也。」刑之，即自輸服。

蓋其夜捫得駢首，以為女有他奸，殺之，生由是得釋。

　　

　　王安禮

　　王安禮知開封府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，所涉百餘人，帝付安禮令亟治之。安禮驗所指略同，最後一書加三人，有姓薛

者，安禮喜曰：「吾得之矣。」呼問薛曰：「若豈有素不快者耶？」曰：「有持筆求售者，拒之。鞅鞅去，其意似相銜。」即命捕

訊，果其所為。梟其首於市，不逮一人，京師謂之神明。

　　

　　李杰　包恢

　　李杰為河南尹，有寡婦訟子不孝，杰物色非是，語婦曰：「若子法當死，得無悔乎？」，答曰：「子無狀，不悔也。」〔邊

批：破綻。〕杰乃命婦出市棺為斂屍地，而陰令使蹤跡之，婦出，乃與一道士語，頃之，棺至，杰捕道士按之，故與婦私，而礙於

其子不得逞者，杰即殺道士，納之棺。〔邊批：快人。〕

　　包恢知建寧。有母訴子者，年月後作「疏」字。恢疑之，呼其子問，泣不言，恢意母孀與僧通，惡其子諫而坐以不孝，狀則僧

為之也。因責子侍養勿離跬步，僧無由至，母乃托夫諱日入寺作佛事，以籠盛衣帛出，旋納僧籠內以歸。恢知，使人要其籠，置諸

庫，逾旬，吏報籠中臭，恢乃命沉諸江，語其子曰：「吾為若除此害矣。」

　　

　　汪旦　黃紱

　　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寶蓮寺有「子孫堂」，傍多淨室，相傳祈嗣頗驗，佈施山積，凡婦女祈嗣，須年壯無疾者，先期齋戒，得聖
笤方許止宿。其婦女或言夢佛送子，或言羅漢，或不言；或一宿不再，或屢宿屢往。因淨室嚴密無隙，而夫男居戶外，故人皆信

焉。閩人汪旦初蒞縣，疑其事，乃飾二妓以往，屬云：「夜有至者，勿拒，但以硃墨汁密涂其頂。」次日黎明，伏兵眾寺外，而親

往點視，眾僧倉惶出謁，凡百餘人，令去帽，則紅頭墨頭者各二，令縛之，而出二妓使證其狀，云：「鍾定後，兩僧更至，贈調經

種子丸一包。」汪令拘訊他求嗣婦女，皆云「無有」，搜之，各得種子丸如妓，乃縱去不問，而召兵眾入，眾僧懾不敢動，一一就

縛。究其故，則地平或牀下悉有暗道可通，蓋所污婦女不知幾何矣。既置獄，獄為之盈。住持名佛顯，謂禁子凌志曰：「我掌寺四

十年，積金無算，自知必死，能私釋我等暫歸取來，以半相贈。」凌許三僧從顯往，而自與八輩隨之，既至寺，則窖中黃白燦然，

恣其所取，僧陽束臥具，而陰收寺中刀斧之屬，期三更斬門而出。汪方秉燭，構申詳稿，忽心動，念百僧一獄，卒有變莫支，乃密

召快手持械入宿。甫集，而僧亂起，僧所用皆短兵，眾以長槍御之，僧不能敵，多死。顯知事不諧，揚言曰：「吾儕好醜區別，相

公不一一細鞫，以此激變，然反者不過數人，今已誅死，吾儕當面訴相公。」汪令刑房吏諭曰：「相公亦知汝曹非盡反者，然反者

已死，可盡納器械，明當庭鞫分別之。」器械既出，於是召僧每十人一鞫，以次誅絕。至明，百僧殲焉。究器械入獄之故，始知凌

志等弊竇，而志等則已死於兵矣。

　　〔馮注〕

　　萬曆乙未歲，西吳許孚遠巡撫八閩，斷某寺絳衣真人從大殿蒲團下出，事略同。
　　黃紱，封丘人。為四川參政時，過崇慶，忽旋風起輿前，公曰：「即有冤，且散，吾為若理。」風遂止。抵州，沐而禱於城

隍，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者。公密訪州西四十里，有寺當孔道，倚山為巢。公旦起，率吏民急抵寺，盡係諸僧，中一僧少而狀甚獰

惡，詰之，無祠牒。即涂醋堊額上，曬洗之，隱有巾痕，公曰：「是盜也。」即訊諸僧，不能隱，盡得其奸狀。蓋寺西有巨塘，夜

殺投宿人沉塘中，眾共分其貲；有妻女，則又分其妻女，匿之窖中。恣淫毒久矣，公盡按律殺僧，毀其寺。

　　

　　魯永清

　　成都有奸獄，一曰：「和姦」，一曰「強姦」，臬長不能決，以屬成都守魯公。公令隸有力者去婦衣，諸衣皆去，獨裡衣婦以

死自持，隸無如之何。公曰：「供作和姦，蓋婦苟守貞，衣且不能去，況可犯邪？」

　　〔馮述評〕

　　魯公，蘄水人，決獄如流。門外築屋數椽，鍋灶皆備，訟者至，寓居之，一見即決，飯未嘗再炊。有「魯不解擔」之謠。

　　

　　張駱

　　石晉魏州冠氏縣華林僧院，有鐵佛長丈餘，中心且空，一旦云「鐵佛能語」，徒眾稱贊，聞於鄉縣，士眾雲集，施利填委。時

高宗鎮鄴，命衙將尚謙齎香設齋，且驗其事。有三傳張駱請與偕行，暗與縣鎮計，遣院僧盡赴道場。駱潛開僧房，見地有穴，引至
佛座下。乃令謙立於佛前，駱由穴入佛空身中，厲聲俱說僧過，即遣人擒僧。取其魁首數人上聞，戮之。

　　

　　慕容彥超

　　慕容彥超為泰寧節度使，好聚斂。在鎮常置庫質錢，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，主吏久之乃覺。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，盡徙金帛

於他所，而以盜告。彥超即榜市，使民自言所質以償，於是民爭來言，遂得質偽銀者。超不罪，置之深室。使教十餘人為之，皆鐵

為之質而包以銀，號「鐵胎銀」。

　　〔馮述評〕

　　得質偽銀者，巧矣；教十餘人為之，是自為奸也。後周兵圍城，超出庫中銀勞軍。軍士嘩曰：「此鐵胎耳！」咸不為用，超遂

自殺。此可為小智亡身之戒。

　　

　　韓琦

　　中書習舊弊，每事必用例。五房吏操例在手，顧金錢唯意所去取。於欲與，即檢行之；所不欲，或匿例不見。韓魏公令刪取五

房例及刑房斷例，除其冗謬不可用者，為綱目類次之，封謄謹掌，每用例必自閱，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，五房吏不得高下其
間。

　　〔馮述評〕

　　「例」之一宇，庸人所利，而豪傑所悲。用例已非，況由吏操縱，並例亦非公道乎。

　　寇萊公作相時，章聖語兩府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，公方擬議，門吏有以文籍進者，問之，曰：「例簿也。」公叱曰：「朝廷

欲用一牙官，尚須一例，又安用我輩哉？戕壞國政者正此耳！」

　　今日事事為例，為萊公不能矣；能為魏公，其庶乎？

　　

　　江點



　　江點，字德輿，崇安人。以特恩補官，調郢州錄參時，郡常平庫失銀。方緝捕，有劉福者因貿易得銀一筒，上有「田家抵當」

四字，一銀工發其事，劉不能直。籍其家，約萬餘緡，法當死。點疑其枉，又見款牘不圓，除所發者皆非正贓，點反覆詰問，劉苦

於鍛冶，不願平反，〔邊批：可憐。〕點立言於守，別委推問，得實與點同，然未獲正賊，劉終難釋。未幾，經總軍資兩庫皆被

盜，失金以萬計，點料必前盜也。州司有使臣李義者，館一妓，用度甚侈，點疑之，未敢輕發，會制司行下，買營田耕牛。點因而

陰遣人襲妓家，得金一束，遂白於府，即簡使臣行李，中皆三庫所失之物。，劉方得釋，人皆服點之明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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